
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既有的全球化在这些国家内

部恢复社会和政治基础。以此同时，这样的重大举
措也大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高质量

发展。就近期和中期来看，特朗普是个残忍的战略
家和精明的战术家，阶段性地集中在一个他发动的

战役上，然后经过时间不长的休战，又集中在同样是

他发动的又一个战役上。他的战略战术是施加空前
程度的压力和空前程度的威胁，间或又给对方“甜
枣”吃，其目的都是为在一个接一个的战役中获得

尽可能大的利得。中国现在必须在对美经贸问题上
做出一些让步。更重要的是，这些让步贯彻得妥当，
会大有利于中国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如此，当
前的国际和国内局势还告诉我们，中国需要通过真

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争取实

质性地大大开发中国潜能依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

内资源，从而相应地减小中国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
和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

警惕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沉渣泛起

赵梅 (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执行主编)

麦卡锡主义特指 1950 年到 1954 年间，美国威
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美国国内
掀起的一股极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逆流。麦卡锡
主义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近 2000万美国人遭受迫害，麦卡锡主义因而
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而麦卡锡主义时代则成
为美国历史上极其黑暗的历史时期。

1950年 2月 9日，时任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
锡发表演说，称他握有一份美国国务院中的 205 名
共产党员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
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的人都是共产党员，但
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麦卡
锡的这番演说令全美哗然，紧接着，麦卡锡在美国参

议院掀起“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
的恶浪。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称杜鲁门政府中
有人“私通苏联”。1951 年 6 月 14 日，麦卡锡发表
长达 6万字的长篇演说，将矛头直指杜鲁门政府对
外政策重要制定者乔治·马歇尔将军。他把马歇尔
将军说成是“叛徒”，说他在国务院任职期间“帮助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同时，受到麦卡锡无端指
责的还有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外交官和中国问题专

家，如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等。1953 年
4 月，麦卡锡开始对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
录进行清查，将左翼作家威廉·福斯特、白劳德、史

沫特莱等 75位作家的书籍列为禁书，历史学家小阿
瑟·史莱辛格和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
“危险书籍”之列，近 200万册书籍被下架。
在麦卡锡主义肆虐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美国国

务院、国防部、大学等都未能逃脱“非美活动委员
会”的调查，近 2000 万名美国进步人士遭到恶意诽
谤和迫害，其中最著名的有: 美国共产党人罗森堡夫

妇因被控为苏联做间谍被处以死刑; 著名物理学家

“曼哈顿计划”主要领导人罗伯特·奥本海默被忠
诚调查委员会认定有罪，被迫切断与核机密的联系;

以对中国革命的报道而著称的左翼记者史沫特莱被

污蔑为苏联间谍而被迫流亡; 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

坦被麦卡锡公开斥责为“美国的敌人”; 曾在抗战期
间访华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因报道中的左翼
倾向而被解雇; 喜剧演员卓别林被指责从事“非美
行为”、倾向共产党而被迫离开美国; 核物理学家钱
学森被指控参加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联邦调查

局的传讯; 曾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左翼记者埃德
加·斯诺遭受政治迫害，不得不偕夫人离开美国远
走瑞士。
美苏冷战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出现并横行一时

的重要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美
国，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

而至。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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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恐惧共产主义。反共、反民主及无端的政治
迫害，是麦卡锡主义的主要特征。
麦卡锡时代距今已逾 70 年，但阴魂始终未散。

进入 21世纪以来，面对恐怖主义和美国实力地位的
相对衰落等新问题，麦卡锡主义不断以新的形式在

美国社会出现。
首先是对不同文明的恐惧。“9·11”恐怖袭击

后，美国社会弥漫着一股较为强烈的反穆斯林情绪。
在 2016年大选期间及选后，特朗普在多个场合发表
反移民、反穆斯林言论，誓言“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
美国”，主张杀戮恐怖分子的家人，誓言要用沾满猪
血的子弹对付恐怖分子。2018 年 1 月，特朗普签署
了被称为“穆斯林禁令”的总统行政令，宣布在未来
90天内，禁止向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索马
里、也门和利比亚七个伊斯兰国家的普通公民发放
签证，以防止从这些特朗普所称的“高危地区”输入
恐怖主义。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及执政后针对穆斯林的言论

和政策，以及“9·11”后美国社会弥漫的反穆斯林
情绪，引发了美国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们把当前美
国社会弥漫的反穆斯林情绪、美国政府出台的特别
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政策称为“新麦卡锡主义”。
早在 2009 年，美国“右翼观察”的研究注意到

了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回潮的现象。2015 年初，《大
西洋月刊》发表彼得·贝哈特的评论文章，认为特
朗普的“新麦卡锡主义”，不仅对共和党内部造成很
大的破坏，而且将危及美国民主。美国专栏评论家
理查德·科恩在《华盛顿邮报》连续发文称，特朗普
是当代麦卡锡，特朗普主义将很快取代麦卡锡主义。
他说，特朗普曾提议禁止世界上 16亿穆斯林进入美
国，这不切实际。麦卡锡指责美国政府内部有听从
苏联政府的共产党人，这点和特朗普很像。美国的
移民法有问题，确实需要修改，也确实存在伊斯兰威

胁，但这种威胁是来源于反社会的疯狂分子，而不是

整个穆斯林群体。
其次是对中国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的恐惧。近

期，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一直强调和中国最高领导
人有良好个人关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变脸”，
2018年 3月，在中国两会刚刚结束的一周内在三个

领域对中国接连发难，严重干扰了中美关系，中美关

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冲突一触即发之势。在经
贸领域，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升温; 在军事安全领域，

启动“印太战略”; 在政治外交领域，美国参众两院
无异议通过《台湾旅行法》，并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
效。2018年 5 月 10 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以
60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2019 年度国防授权法》，
称中国大陆通过长期战略、军事现代化、掠夺性经济
压迫邻国，美国应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与台湾安

全机构合作以期作为抗衡中国的战略之一; 支持对

台军售; 支持依据《台湾旅行法》进行的美台军事人
员交流; 禁用华为、中兴产品。2018 年 6 月 6 日，美
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参议院版本的《2019 财政
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其中包括支持强化美台安
全合作及军事交流条文，以“意见”方式要求美军参
加台湾“汉光”年度军演; 美方考虑派遣军事医疗
船赴台，执行“太平洋伙伴”任务，扩大美台人道救
援等。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变化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

背景。除了中期选举、中美贸易逆差等因素外，美国
对华疑虑总体上升是近期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逆

转的主要原因。自 20世纪 70年代初中美两国关系
正常化进程启动以来，中美关系尽管历经曲折，但总

体上保持平稳的发展势头。在过去 40年间，两国力
量对比的总体态势是美强中弱。然而，这一态势近
年加速酝酿根本性转折。随着两国力量的日益接
近，中国在对美交往中变得越来越自信，美国则越来

越焦虑，这种焦虑感在美国战略界、政界正成为较为
普遍的情绪。

2015年前后，美国战略学界曾经展开过一次对
华政策大讨论，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哈佛大学教授罗
伯特·布莱克威尔与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
阿什利·特利斯合写的一份报告认为，过去数十年
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即将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整合

并融入“自由国际秩序”以改造中国的政策，是以损
害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与长远的战略利益为代价

的，未来数十年中国是美国“最值得警惕的竞争
者”，因而主张美国应该实质性地修改现行的对华
大战略。2015年 2月，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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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权的秘密武器》一书中指出，
在长达 40年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一直“忽悠”美
国总统和决策者，让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是一个值

得美国支持的“良性强权”。这一秘密的“忽悠战
略”是基于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艺术，利用大量的
金钱、技术和支持军队的专家进行运作，中国共产党
中的强硬派正采取这些措施赶上并最终超越美国。
当时这部著作遭到了美国战略研究界不少学者的批

评。
然而，时隔几年，美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变得似

乎不再有那么多派系，认为中美关系竞争性将上升

的人居主流，质疑的声音几乎没有。美国国务院亚
太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与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

家安全顾问雷特纳，在美国《外交事务》发表的《中
国重估算: 北京如何让美国的期望落空》一文最具
代表性。该文虽不像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那样的“咄咄逼人”，但同样以美国视角审视
中国的发展道路，并表达出对此的“失望”。特朗普
对华示强，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美国国内的这股思

潮。
美国对华政策的急剧转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

极为负面的影响。有研究认为，中美两国已经陷入

了“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面临着比 1989 年更
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在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总体上升的大背景下，美

国学界、政界及美国社会出现一种以“恐中”“反中”
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政治正确”，主张对华接触的学
者被指责、被“抹红”，甚至被污蔑为被中国收买，为
中国办事，误导美国政策; 一些中国留美学生、访问
学者，被认为是中国派到美国的间谍，甚至一些中国

访美学者、学生遭到美国有关部门的骚扰和羁押; 美
国媒体上出现一些中国“红色资本”进入美国学界、
校园的负面报道; 美国政府加强对中美科技交流的

管制，如严格限制科技、生物等领域的中国学者、学
生赴美深造。这些专业包括机器人技术、航空和高
科技制造业，并且都是中国政府宣布的《中国制造
2025》计划中的重要行业。
凡此种种，令人不禁想起 20 世纪 50 年代麦卡

锡主义肆虐的那个黑暗年代，因而有评论把后“9·
11”时代的反穆斯林情绪和这一波“中国威胁论”称
为“新麦卡锡主义”。历史悲剧不应重演。以史为
鉴，防患于未然，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应对更为严

峻的挑战。○

国内结构变革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王勇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近年来均发生影响

深远的国内结构变革与调整，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国

内基础。与此同时，两国相互依赖关系与共同利益
在不断扩大的同时，竞争性也在加大。特朗普发动
的贸易战是美国国内结构变革的重要表现。中美贸
易战不仅局限于经贸关系，也涉及到双方对彼此的

认知。由于两国经贸关系竞争性的加强，技术与战
略竞争提前到来。经济竞争加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
度的差异，有可能推动中美两国进入“新冷战”。
一、国内结构变革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基础。苏

联解体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美两国经济均获

得了巨大的发展，同时形成了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

关系( 美国有学者称之为“中美国”经济) 。在全球
化高歌猛进的 20 年，中美均采取了开放市场、拥抱
全球化的政策，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经济全球化促进两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

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国内贫富悬殊

的扩大。美国成为发达经济体中基尼指数最高的经
济体，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早已意识到发

展不平衡问题并采取了建立普遍社会保障体系等政

策。可以说近些年中美两国发生的重大政治经济变
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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